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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民德：
一棵挺拔的大树（续）

汤   涛

入党当干部

程民德长期担任北京大学数学系和数学所的主要领导，对北大数学学科的

建设和发展做出了决定性贡献。

程民德在《近半个世纪的回顾》里谈到：“1949年底我决定接受清华大学

的聘书时，别无他想，只勉励自己能在祖国做个好教师。”1952年，“在填写

院系调整的分配方案时，就填上愿意到祖国最需要的地区，待到分配方案有新

疆大学数学教师的名额，我即报名争取。”当 1952年分配到北大后，“我也勇

挑重担，除担任数学分析基础课教学任务外，还兼任数学分析教研室主任。那

时我对教学改革毫无他想，就是全心全意学习苏联，因为数学在苏联是强项，

莫斯科大学数学力学系是世界一流的系。”

北大数学系前系主任、校长丁石孙回忆：“1952年院系调整，我和程民德

一起来到北大。北大数学系是由三个学校的数学系合并而成的，从清华来的人

数比较多。当时 28个教员，只有三个党员，北大、清华、燕京各一个。党要

办好数学系，必须依靠教授。程民德先生从那时起，就是数学系起较大作用的

人之一。当时为了学习苏联，要成立教研室。今天大家会以为，成立教研室是

一件平常的事情，但那时我们是第一次听到教研室这个名字，谁也不知道教研

室是干什么的。学校决定数学系成立一个分析教研室，作为试点，大概这个也

是北京大学最早成立的一个教研室。当时分析教研室主任就是程民德先生。教

研室主要要管的事情相当多，数学系的主要教学工作大多集中在这个教研室。”

由于工作积极，程民德 1953年当选为北京大学所在地海淀区的首届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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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1950年代中期一批品学兼优的高级知识分子入党，周培源、程民德先

生也在其列。王选记得程民德入党的会议是晚上在哲学楼的大教室内举行的，

主持人是当时的系总支书记林建祥，先由程介绍自己的历史，后由入党介绍人

吴文达作审查报告，再投票表决。这次会议领导很重视，主持北大日常工作的

党委书记江隆基副校长出席了会议，也邀请了一些学生干部参加。

1956年以后，程民德担任了副系主任。因为他身体比较好，系里的很多

工作是他做的。学校也很重视数学系有这样一个干部。1960年代，程民德又

参加了系总支的工作，“文革”前程民德任数学力学系代理党总支书记。

作为一个从国外回来的教授，自愿承担繁重的教学和行政工作，确实很不

容易。

作为学术带头人，他对北大数学的学科建设做出了很大贡献。1955年中

国科学院提出建立计算数学学科，要北大培养相关专业人才。程民德马上从分

析教研室抽调骨干，建立计算机实验室，支持从美国回来的董铁宝设计计算机

的新构思。

力学方向在院系调整时，系一级基本无人分管。后来程民德主动承担，一

段时间内他花了很多时间，研究学科方向的建立与干部的培养。他是北大数力

系力学专业最早的设计者。

1950年代末，程民德还指导学生去发射火箭！在《一棵挺拔的大树——程

民德先生纪念文集》中，有一篇黄文奇的文章：“大约是 1959年 10月至 1960

年 10月，程先生领导一个由二十余名师生员工组成的火箭试射与研制小组。我

有幸成为这个小组中年纪最小的成员。经过程先生的指导与大家的努力，我们

1986年 11月，程民德（左二）与北京大学校长丁石孙（右二）、前校长张龙翔（右

一）应邀访问日本九州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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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于某一个深夜，在昌黎县的山区接近海滩的地方，将一枚火箭射上了天空。”

1958年，开国上将吕正操的夫人刘沙出任北大数学系党总支书记。刘本

身也是一位老干部，在北平上高中时参加了一二 •九学生救亡运动，1941年

在黄敬（俞启威）介绍下和吕正操相识。注意到黄敬是北大数学系 1935级学生，

刘沙后来到北大数学系工作也许与此有点关联。可是，听北大数学系的老人说，

这位老干部对知识分子非常厉害，似乎不得人心。文革前，她生病离职，程民

德成为数学系代理总支书记。

但好景不长，程民德很快成为了被批斗对象。

受迫害

1966年 5月下旬，北大聂元梓等人贴出了一张攻击北大领导陆平、彭佩

云的大字报，在北大引起了轰动。

程民德时任北大数学力学系副主任兼代理党总支书记，在昌平的北大 200

号工作，这是北大当时的一个分校。为了贯彻当时北大党委关于阻止 200号

同学回本校看大字报的指示，程民德做了许多力所能及的劝阻工作。1966年

6月 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把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称为“全国第一张

马列主义大字报”，文化大革命就此爆发。由于程曾阻止过同学回校看大字报，

于是被理所当然地打成首批“黑帮”。

程民德的二儿子程卫平清楚记得 6月初的一天，他父亲匆匆赶回家中，收

文革时北京大学铺天盖地的大字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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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好几件衣物之后把全家人召集到一起严肃地说：“我已被隔离审查，马上要到

学校集中，你们要与我划清界限，站稳立场，好自为之。”说完便急匆匆地走了。

接踵而来的就是批斗、抄家，上门贴大字报。程卫平曾亲眼目睹过一次他

父亲被批斗的场景。那是在北大的学生宿舍区，程民德和许多“黑帮”站在“斗

鬼台”上，手里举着标有其名字的木牌，台下口号声此伏彼起，程民德全身汗

流浃背，样子很惨。那时在中关园凡是门上被贴了大字报的住户，社会上的红

卫兵都可以进去随意抄家。如果说大学生抄家还只对书籍、信件等文字材料感

兴趣，那么中学生抄家就是“鬼子进庄”式的了。程卫平清楚地记得他家被某

中学红卫兵抄过的场景：桌椅板凳全被掀翻，箱子柜子悉数打开，他父亲的西服、

领带和母亲的旗袍全被剪烂，他父亲的皮鞋也被剁成两半，家里的瓷器、花瓶、

镜框和外国友人送给他母亲的香水等等全被打碎，地上堆积的破损杂物足有半

尺厚。开始程家的老阿姨还尽力收拾一下，可没等收拾完，下一批红卫兵又接

着来造反，留下的又是一片狼藉。

文革后成为程民德研究生的彭立中回忆说：1969年秋，工宣队进校后搞清

理阶级队伍，程先生因为所谓历史问题被办学习班，当时的学习班分为“死班”

和“活班”两种，后者晚上可以回家，前者则必须日夜监控，不能回家。程先

生在“死班”。工宣队指派我和另一位同学监控程先生。每天夜里，上半夜一个人，

下半夜一个人，轮流值班  …… 这给了我一个特殊的机会与程先生有了近距离

的接触。有一天晚上“审问”回来，我问他到底是什么问题，他说抗日战争爆

发后他参加了抗日游击队，我说那是好事，他说那个部队属于国民党的杂牌军。

当然了，国民党的游击队，还是杂牌军，那个时候被关进“死班”也不足

北京大学江西鲤鱼洲分校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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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奇了。

“学习班”办了一个多月才结束。后来又是整党。彭立中又见到程民德，

劝他早日总结思想早日过关，他点头称是。

1969年大搞战备疏散，北大数学系去了江西鲤鱼洲干校，程民德就随着

大队伍来到江西。二儿子程卫平奔赴陕北插队，家里只剩下夫人和残疾的大儿

子相依为命。

坐落在南昌市东郊、鄱阳湖畔的鲤鱼洲，是原江西生产建设兵团九团的所

在地，为中国最大的五七干校。六十年代后期，北大、清华也在鲤鱼洲办了分校、

实验农场，许多老教授、老学者及新北大人在这里脱胎换骨地劳动锻炼。在鲤

鱼洲干校，程民德喂牛，和牛住在一起。廖山涛养猪，姜伯驹和郭仲衡做馒头。

这几位后来都是中科院院士。

据去过鲤鱼洲的老人们说，程民德干农活也是一把好手，当时的年轻教师

林源渠承认比不过他。不过这里林源渠可能有谦虚的因素，他曾教过我们数学

系 80级泛函分析，传说他年轻时身体特别好，在鲤鱼洲干活时谁也干不过他，

插秧飞快，因此得到过一个美称“三猛”，即“猛吃、猛睡、猛干”。

张恭庆回忆说，他们当时三十岁左右，主要是插秧，大家很多人在一起。

经常看到当时已经年过半百的程民德牵着牛，带着草帽，去割草，基本上是一

个人，晚上也是和牛在一起。大家看到他也不敢打招呼，有时只能眼神交流一下。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戴济冠在《沉默的牛倌》里长篇描述了程民德的那段故

事。因为栩栩如生，特摘录如下：

牛倌程民德，当时五十岁上下，看起来巳进入老年，说是照顾他年迈体弱，

让他驻守牛棚。

程民德圆脸盘、小眼睛，神色凝重，他不紧不慢、忙前忙后给牛喂料、擦身，

打扫卫生。他十分勤劳认真，一如研究数学那样一丝不苟，可是牛棚里一直弥

漫着浓烈的腥臊味，他的小木板床就搭在牛栏旁，想是久居其内，不闻其臭了。

我与程牛倌同在干校两年，我们从没交谈过，上干校前，我也没跟他说过

话，这并不奇怪，因为我从小对数字十分弱智，放在办公室的讲义，在我眼里

全是天书，那些课程名称我都看不懂，更不指望弄明白其中奥妙了。况且教授

们惜时如金，我们之间无话可聊。在干校就不同了，都干着与数学不相干的活儿；

同一个连队的宿舍总共几个草棚，牛棚猪圈鸡舍都在近旁，我那淘气的儿子爱

去骑牛背、帮喂猪、捡鸡蛋，我时不时得去牲口棚找他，也就不难见到程牛倌

面无表情地在忙忙碌碌，他从不跟我讲我的儿子有没有捣乱或帮忙，也从不表

示欢迎或讨厌，我也从不跟他打声招呼，总是叫了儿子就走，有时儿子没在那儿，

他依然沉默无语，我也不问他什么，扭身转往别处寻找。

程民德似乎常年穿着同一件黑不溜秋的衣服，他像老牛一样闷闷地待在牛

棚里，我想，这个冷漠、呆板的人，侍弄的老牛、小牛确是肥了、壮了，他自

己，显然瘦了、黑了、老了。

那天早上，食堂里传出喜讯——凌晨，一头母牛生了小牛，平时少有人关

注的牛倌，午饭时，引起了难得的议论：程民德这老头真不容易，还会替牛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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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每夜起来几次，喂夜草，一直没睡囫囵觉，白天又不补觉，比谁都辛苦……

开晚饭了，儿子还不来食堂，我去牛棚，见他蹲在地上看小牛吃奶，程民

德端了一大盆稀饭过来，儿子告诉我：“妈，这是专为牛妈妈熬的粥。给它增

加营养。”我一眼瞅见程民德衣服上血迹斑斑，不由得想：“这个头脑里装满数

字的人，居然会替牛接生了，够难为他的了！不经意间我瞥见程民德注视母牛、

小牛的目光是那么温柔，面容是那么慈祥。我怦然心动：他不是呆板，冷漠的

人。他分明是个充满爱心的老汉！         

程民德在江西干校整整度过了两年的劳动生涯。

关于北大和清华江西干校被撤销的原因，有一种说法。虽然干校刚开始一

两年，但有不少“学员”不幸染上血吸虫病。因此，正在干校劳动的一些人斗

胆给周恩来总理写了一封信，请求把他们永久留下来，不要再轮换第二批教职

员工了，以免后来的人再成为血吸虫病的受害者。正是这一悲壮的举动，让周

恩来大为震惊，立即批示，将在干校劳动的教职员工全部撤回北京。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程民德的冤案彻底平反。

程卫平记得那是冬至前后的一个下午，他父亲用自行车驮回两大提包物品。

晚饭后，程民德当着全家人面把那些物品一股脑全倒在火炉旁。原来那是他被

隔离时写的交代材料和文革时被抄走的物品。程民德首先把所有的交代材料填

入火炉。随后，他拿起一沓信纸对儿子说：“你看看你妈妈有多蠢，他把我在

留学期间写给她的所有信件都保留了下来，让专案组可抓住我的把柄了。”“什

么把柄？”我好奇地问道。“还不是一些解放前的称呼，比如，蒋总统、李代总统、

胡适校长、民国政府什么的，只要信上有这些内容，就都被专案组用红笔勾出，

原北大干校遗留的老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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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交代当时的动机和立场。我真是百口莫辩啊。”程民德忿忿地说道。

程卫平随意拿起一封信件翻看。那是一种特殊的不含信纸的信件，信的内

容就写在信封的背面，信写好后，按虚线折叠好就成为一封信。这种信件重量

很轻，属最便宜的航空邮件。程民德为了在有限空间写下尽可能多的内容，信

件是用最细的钢笔，用蝇头小楷写成。儿子正看得上瘾，父亲一把将信夺走，

扔进了炉膛。就这样，程民德一边责怪着夫人，一边把她充满深情保存的所有

信件付之一炬。接着，程民德又把留美带回的一些证书、相册、照片等物品统

统塞进炉子。

那天晚上，程家洋铁炉子的外壳有几处都被烧红了，室内温度比平时起码

提高了五度。

程卫平说：“当时父亲这样做似乎要彻底销毁罪证，同过去的历史彻底告别，

但是，历史是可以烧掉的吗？妻子对丈夫的恩爱和思念是可以烧掉的吗？父亲

当年真是做了一件大蠢事。当然，这一切都是文革造的孽。”

老骥伏枥

文革一结束，已届 60的程民德又投入到了紧张的工作中。

程民德的第一个工作重心，是和江泽涵、段学复等老先生一起重新振兴北

大数学系。

文革刚结束时，整个工作全乱了，教学和科研都需要重新安排，重新规划。

当时摆在面前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如何确立数学系的发展框架。

时任数学系领导的丁石孙回忆：“我记得很清楚，程民德先生极力坚持要

成立数学研究所，而且他自己当所长。”

1978 年，程民德敏锐地捕捉到全国科学技术大会带来的科技发展机遇，

提出建立北京大学数学研究所，当时北大还没有一个研究所，此举改变了解放

后数学系乃至全校没有科研体制的局面。数学研究所是程民德坚持了两年之后，

1980年经教育部批准成立的。程民德本人于 1980年至 1988年出任数学所所长。

三十多年来，数学研究所为数学系的学科发展和人才培养做出了巨大贡献。

数学研究所支持并组织多种形式的国际、国内学术研讨会，邀请国内外著名数

学家前来讲学，开办数学前沿讲座。国际上许多知名学者教授，国内一些崭露

头角的数学工作者都曾在数学所作过精彩报告。特别值得称道的是数学所建立

了一项制度：即研究所人员两年轮换一次，将部分活跃在教学科研一线的教师（特

别是青年教师）适时地换到研究所工作，使他们在繁忙的教学任务之外，能有

一段时间专心致志地从事科研工作。这对人才培养和提升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1980年代，中国申请到第二批世界银行贷款，用于建立一批国家重点实

验室。程民德又一次不失时机地几经周折争取到这笔贷款，在北大数学系成立

了数学及其应用实验室，1994年该室成功转为教育部直属的开放实验室。

除了科研，程民德对教学也非常关心。特别是 1990年代初，一股商品经

济大潮席卷全国，基础研究遭到冷遇，作为“基础的基础”的数学更是首当其

冲。有一年，报考数学系的学生分数急剧下降，学校打算缩减数学系的招生指



en of Mathematics 数学人物M

数学文化    第7卷第4期    201610

标。得到这一严峻的消息后，当时已经接任数学所所长的张恭庆急忙去找程民

德商量。程民德坚定地认为：“数学对国家经济建设、科学发展非常重要，绝

不要因暂时出现的现象做出错误决策。”他们立刻决定一方面放下长期的“老大”

架子，派教师到中学去宣传数学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他们紧急约见学校负责

程民德夫妇（左三、右一）在家设宴招待参加“陈省身项目”的麻省理工学院 Bennet 教

授（左一）、杜克大学的 Bryant教授（右二）

左起：陈省身夫妇、江泽涵、程民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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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争取打消校领导减少数学招生的念头。程民德以他丰富的办学经验向校方

陈述利害，取得理想的效果。

张恭庆回忆：“记得那是一个冬天的夜晚，一位七十几岁的、已经不再担

任任何行政职务的老人，冒着严寒骑着车去到办公楼找校领导谈招生问题。这

情景怎能不令人感动！”

曾任北大数学系系主任和北大校长的丁石孙指出：“数学系能有今天，有

今天的教师队伍，有今天的好风气，程民德先生作为一个系领导，他的贡献是

不能忽视的。”

程民德的第二个工作重心，是以全国大局为重，为全国的数学发展做出重

大贡献。

1980年，被国内数学界称为与世界接轨的第一扇门——中国第一届“双微”

（微分几何、微分方程）国际讨论会在陈省身先生的倡议与领导下，在北京大

学召开了。许多著名数学家云集北京。程民德不仅参与了倡议，而且还是主要

的组织者。其后，“双微”会议在多校轮流主办，程民德每次都是实际组织者，

对提高我国的数学水平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1984 年，在陈省身先生倡导下，第一期“全国数学研究生暑期学习中心”

在北大开学，十几位海内外著名数学家亲临施教。四个星期的课让学子们眼界

大开。此后研究生暑期班每年在多校轮流举办一期，程民德亲自负责，一共举

办了十期。人们把它誉为数学界的“黄埔”。1995年，当时的国家教委在总结

暑期中心的成绩和经验的基础上，设立了全国数学研究生暑期学校，程民德被

任命为第一任校长。

左起：陈省身、廖山涛、程民德、谷超豪参加 1986年的国际数学家大会


